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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湾等你来
（组诗）

□ 王东宇

冬天不冷

年轻的北风沿山坡打着口哨

穿过盆地里的桃花源

数吨雪景卸在玉龙湾

呼唤成群结队的车载期望

雪道上卧满雪花与发烧友

瞬间无法控制方向

穿越崇高、刺激、挑战

回望有惊无险

成就感油然而生

雪花在树枝上站立

已是当前的新场景

此刻，把激动的心境

搭乘网络快递给亲朋好友

表述滑雪的时刻

感受冬天不冷

落款 IP京东玉龙湾

大雪

节气与冬天的约定

大雪是一道门槛

树木脱落叶子

光秃秃，披着凛冽

提示寒冬

已经列队

渐渐深入

刀子般切割脸庞

大雪的日子无雪

雪炮含一膛雪花

喷涌而出

轻盈地飘落

雪后山坡

变成条条洁白的雪道

每处都是靓丽的风景

悬挂在京东玉龙湾

缆车

滑雪场隐藏一则传奇

一位大姐慕名

来到初始的玉龙湾

检阅白雪挂山川

挑战高山滑雪

广博的英雄主义心境

冲击国际篮球裁判

坐上缆车直抵高峰

高山速滑直达原点

动弹不得

小弟背着离开

心存遗憾，回家疗养

成为流行故事

在发烧友口中快递

滑雪与篮球运动

各有规则，无法并轨

赶集

入住盆地里的桃花源

习惯于去庄乡赶集

无目的不一定买什么

只是到集市上走走

看看依然存活的乡村风俗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角落

踩一脚泥土的芬芳

沾一身高粱花子

闻一下久违的乡村气息

寻觅童年的记忆与感觉

在存储乡愁的地摊上

买一把带露珠的蔬菜

吃一个非遗吊炉烧饼

喝一碗乡土的豆腐脑

与农民交流采撷乡间趣闻

分解浓郁的乡愁

放牧久居城市的疲惫

玉龙湾等你来

十五年前喷火的夏日

研讨冰雪运动休闲

立项创建滑雪场

起名字叫京东玉龙湾

团队汗流浃背穿行

在玉田团城的盆地

选择适合的山地提前

预约一片深度的清凉

冬日滑雪的新场景

防暑降温当前的酷热

百家旅行社，十万名游客

走进玉龙湾，滑雪休闲

镶嵌在盆地入口处的

旅游交通标识牌提醒

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

玉龙湾等你来

“没有牛奶，没有苹果，羸弱的母亲用乳

汁养育了我；没有积木，没有滑梯，沙滩上落

满我儿时的欢乐。”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或

90 年代初看到过的诗句，题目忘了，作者的

名字也不记得了，但这两句诗的内容一经过

目便不曾忘记，大概永生也不会忘记，因为

它也是我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那代

人，每个乡野的孩子都是在可怜而又慷慨的

母爱中长大，也都是在自主甚至自创的游戏

中度过了闭塞而又广阔的童年。

大平原上的家园里，到处都是孩子尤其

是男孩子们玩耍的乐园。摔跤、赛跑、藏猫

猫、凫水、滑冰、模拟战斗……故乡的童年

里，我们不仅体会了游戏本身的紧张与快

乐，也感受了旷野的开阔坦荡，打谷场上柴

堆草垛的幽静神秘，小河四季的变化以及岸

上青草沙滩的温柔与亲切。然而，更多的游

戏还是在那棵老槐树下，那里是我们名副其

实的“游乐场”。

故乡长大的孩子们，哪一个没有老槐树

下游戏的深刻记忆呢？男孩子们的游戏贯

穿一年四季。冬春的季节，我们喜欢那些跑

跳打斗的活动。“撞拐”“攻城”“挤旮旯”……

有些是传统的、有原始出处有历史背景的，

甚至简化模拟了古代两军对垒相互攻击的

格局与声势。更多的是当地的土打土闹。

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就是有名字，也只有我

们自己才能叫得出，听得懂。现在想用文字

表达就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全是方

言土语，字典上别说查不到那些字，就连那

些读音都没有。比如，那时冬天，我们热衷

于一种石头游戏，我们叫它“杠几奔儿”，现

在我怎么也找不到确切的文字。每人手执

一块盘子一般大小、一指半左右厚的石头片

儿，在划有两道边线的区域内，按公平方式

取得先后次序后轮流投掷、撞击，然后再用

脚踢着自己的石头片儿攻击别人的石头片

儿。这游戏手脚并用，既需要体力又需要技

术。严冬里几场游戏下来，身上出汗，头上

就会冒出腾腾的热气儿。这倒不怕，农家的

孩子，打小儿就经得起冷热，身子皮实，就是

脚 被 石 头 撞 了 砸 了 ，不 是 太 厉 害 ，也 能 忍

受。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脚上穿的都是家

做的棉鞋，禁不住石头的撞击和磨损，鞋尖

儿常常被我们踢破。布碎了飞了，无影无

踪，里面的棉花却裸露出来，看上去很是狼

狈。那是缺布少棉的穷日子，每根线都是珍

贵的，别说换不起鞋，就是被踢破的窟窿都

是不好找补丁的，在家长那里自然就免不了

挨骂甚至挨打。但年年冬天，我们乐此不

疲。

整个冬天，除了风雪的天气，每个夜晚，

我们都是在老槐树下度过的。那里有我们

常年的“擂台赛”。“摔跤大王”“撞拐大王”，

都是在老槐树下的较量中产生的。男孩子

大都是生来就不服输的，每到傍晚，一个个

都憋足了劲准备开战，吃完晚饭马上奔赴老

槐树下的“战场”。冬天的夜晚，清冷又安

静，我们好像给自己壮胆，也借以吓唬对手，

总是边搏斗边呐喊，边呐喊边搏斗，时不时

还发生争吵甚至叫骂。于是，老槐树下总是

吵闹不断。旺盛的人气驱散了寒夜的寂寞，

增加了小村的活力，而我们自己则在不断地

冲冲撞撞中强筋壮骨，增加胆量，加快成长。

故乡是沙土地，但挖下三四尺就可见到

黄土。而奇怪的是在黄土层里居然还有些

黑泥，它们一股一层断断续续地藏在黄土层

中。这是黏性极好的泥，强过黄泥很多，我

们称之为“茄子泥”，它们是“摔瓦瓦斗儿”的

最好材料。初春，泥土刚刚开化，我们就从

村外深土坑的坑壁里找到这种泥，都是用手

直接从洞里抠出来。黑泥刚被抠出来冷硬

粗糙，但一经摔揉就变得黏软劲道，非常有

弹力。街道两旁，对着老槐树四个院子的门

口外都有古老的青石板儿，光滑细腻，坚固

稳定，是“摔瓦瓦斗儿”的理想之地。把茄子

泥摔熟揉透之后，我们就揪一小块儿做成一

个“ 瓦 瓦 斗 儿 ”—— 一 个 烟 灰 缸 状 的 空 泥

斗。然后一只手端了抡起胳膊往青石板上

狠命一摔！手起泥落间，就会发生小小的爆

炸。“瓦瓦斗儿”的底部就会炸出破洞，破洞

越大摔得就越成功。但凡游戏总是有输赢

的，“摔瓦瓦斗儿”的输赢物就是泥。输赢多

少就看弥补破洞的用量了。做“瓦瓦斗儿”

边儿要厚，底儿要薄。而摔的时候必须“稳

准狠快”，要用很大的臂力。如果摔不好，摔

斜了慢了劲儿小了，那个期待的爆炸就不会

发生。一团泥就会死赖赖地瘫在石头上，没

有比那更让人败兴的了。初春的天气，乍暖

还寒，抠泥的时候是很冰手的，摔过几轮之

后，就浑身发热，我们就把棉袄扣儿解开，手

臂挥动间，棉袄就跟着飞扬，一下一下地扇

起一阵阵风来。临近晌午，太阳正好，兴趣

正浓的时候，干脆把棉袄脱了甩在一边，光

着膀子猛摔猛叫。那是故乡初春特有的景

象，我们自己创造的景象。那一声小小的爆

炸，仿佛是唤醒故乡的一声声小小的春雷，

也宣示着乡间小小男童的气魄。茄子泥还

有一个好用途就是搓成泥蛋儿——用弹弓

打鸟的子弹。那几天，有男孩子家的窗台、

墙角甚至猪圈房上，都会晒着一片一片的

泥蛋儿。等泥蛋晒干了，各种鸟也就陆续

飞到我们的家园，我们就用弹弓满世界打

鸟去了……

尽管爱动好斗，但男孩子们的游戏也是

分文武的。夏天太热，我们就玩文静一点的

游戏。常玩儿的是那些土棋。“下五符”“顶

牛”“挤半升子”，最简单名字最难听的一种

叫“挤狗卵儿”。当然都是在老槐树的阴凉

下，在沙土上画棋盘，现用现画。大概十岁

左右的时候，我们对一种叫“戳黑虎儿”或者

叫“戳黑胡儿”的游戏特别着迷。将高粱秆

儿顶端的那节（我们称之为箭秆）纵向劈开，

截成一拃长的段儿，取四根做游戏工具，将

它们对齐攥在手里，抬起手来往地上一戳，

通常以落地后麻面朝上的数量定输赢，但如

果四根儿全是光面朝上，名曰“黑虎儿”或者

“黑胡儿”则是最高级的状态，是权威的赢

家。这种游戏的输赢是杏核。盛夏之前，正

是杏儿成熟的季节，便宜得很。再小的村

庄，再穷的日子，也能消费几筐几篓，于是家

家就有了大把大把的杏核儿。这杏核儿在

我们手里成了“赌资”成了“财富”，随着输输

赢赢，在不同的人手里流转聚散。这些收获

是可以直接品尝的。每次游戏结束后留下

自己的“本儿”，赢得的杏核儿就可以砸着吃

了。通常都是现场“现砸现吃”。把杏核儿

一颗一颗地在大石头上用小石头砸了，取了

杏仁儿放在嘴里嚼碎咽下，不管是苦是甜都

是胜利和自豪的味道。当然，许多时候都是

和对手一起分享的。多年之后，一看到杏儿

我就会想起那些苦苦甜甜的味道。仿佛那

便是故乡的味道，也是我们童年的味道了。

我孙子今年六岁，和许多城里的小孩一

样，他们生来就不缺少玩具，已经满箱满柜

了，仍然一个劲儿地买买买。不仅如此，大

人还常带他到游乐场、动物园、植物园里玩

儿，甚至坐火车乘飞机天南地北地“畅游世

界”，但直到现在，他最投入最尽兴的还是在

一堆沙土之上。只不过日常能接触到的沙

土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小区里的一个沙坑，

就是街头施工临时存放的“客土”。每当这

个时候，我就想起故乡那棵老槐树，想起树

下那大一片细软的沙土，想起我童年的经

历。在祖孙童年的对比中，感慨岁月的流逝

和时代的变化，心里的感受无以名状……

老 槐 树 下（一）

□ 韩进勇

城 市 里 的 麻 雀 栖 息 在 枝 头 还 是 屋 檐 ？

我并没有真正地去追寻答案。有时候，竟觉

得自己就是一只流落在高楼大厦间的飞鸟，

无力能够确定翅膀的方向。或许燕子也是

有迷茫的时候吧，低矮屋瓦下的窝，被炊烟

吹散的风里带着去年羽毛的暖意，一点一点

地在天空的白云生处，写出人字的影像。那

一群候鸟，在城市的逼仄空间里，寻出并未

被完全覆盖与剥夺的回归。我就知道，灰色

并未将纯净分割，我的身不由己，也未将随

波逐流当成惬意。

我发现，一只灵巧的猫，在我的面前走

着直线。那雪白皮毛，在阳光下闪着光，或

许这就是天意。我窥见的不是世界的全部，

可我仍旧将自己当作一个舞者，穿着喜欢的

大红色的裙子，在白猫的背后，完成一段模

仿秀。有一瞬间，我们都在仰望，望着同一

个方向。那个方向的电线挂在空中，有点像

村庄老宅里木桩上拴着的挂衣绳，只不过那

上面飘荡的风影，不是母亲浆洗的五颜六色

的时光。

就忽然想家了呢。就又想起了燕子站

在晾衣绳上的春天。那小小的尾巴，是黑色

的。翅膀也是黑色的。这玄鸟，从古代飞向

昨天到了今日，仍旧是有着灵性的天赐良

禽，幸运鸟，记得家的所在。母亲的目光里，

总是有着柔和的光，她注视着两两的燕子，

在她的面前来来往往，衔枝草，含春泥，筑爱

巢。老旧的屋檐，老旧的院子，有着母亲和

燕子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春天。我想家了，

更想将有着燕子的乡土的故事讲与你听。

穷人的世界简单又快乐。我可不管你

喜欢不喜欢，在极其自然的时刻聊一些自己

喜欢的物事，也算是一种幸福吧。这种感觉

不属于所有人，我觉得同频是存在的。享受

静好，就像期待，所遇皆阳光，多好。儿时，

坐在板凳上，仰头看：小燕子在窝里啾啾地

叫，大燕子衔了虫子飞回来喂哺；麻雀在雪

地里蹦跳，啄食小米被扣在筛网里；知了在

槐树的叶子里唱歌，吵醒青蛙；妈妈在灶台

前烙春饼，香气四溢……并不久远的事情，

总是鲜灵灵地带着水润，日子简单重复但极

有滋味。

父亲母亲的院子，如今真的与儿时大不

相同。曾经种满月季、玫瑰的地方，一簇簇

的太阳花，也不知是哪天的风带来的哪里的

种子，从三年前就悄悄地长起来了，尖尖的

细长叶子，五颜六色的花朵。母亲发现它们

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走上一年，从叶子到花

期，就只是一个春天。母亲给它们除了草，

仔细的样子，我以为她可能插上篱笆，将它

们保护起来。可她没有，就那么放任那些太

阳花恣意生长，成为每年灿烂的一片。离开

家，去儿女处小住归来，母亲会看看那些太

阳花，它们尚在，真好。有一天，她和我说，

姥姥曾经告诉她太阳花又叫不死花。或许，

在小小的院子里生长着它们，也是一种留住

春天的方式，或者春天常住的象征。

我是有一些孤寂的吧，作为一个在小城

里讨生活的农家女来说，总像是一只寻梦的

燕子。家在，梦在，它们之间却有着不能被

打破的距离。或者说是，距离很近，梦想悠

远。燕子和我到底是属于哪里的，城市还是

乡村，有时候纠结得心痛如绞。静下来，回

望故乡的方向，会探究骨子里的土韵，面子

上的书香，哪一个是真实的我呢？或许，是

因为燕子真的不能成为笼中鸟。形式上和

真实上都不能。樊笼属于金丝雀，华丽和优

渥，永远不是我向往的生活。妈妈也不能。

所以即使岁月更替，远方那个逐渐炊烟稀少

的村庄，仍然有着我们灵魂所向的暖巢。

作为一个北方的略有些壮实的女子，我

知道，北方的春天不如南方的春天那般千娇

百媚，可她也是千般样貌万种色，透着英气

和豪迈。今年春节的一场大雪，忽然将祥瑞

洒满每一个角落。雪来得极快，那山那云那

水，上下一白。时间在凌晨，我在梦里被雪

的气息唤醒。站在十层楼的阳台看出去，白

的一致，楼宇和山同高，就连古城的飞檐和

弄堂都一样，融在洁净里，预示了丰收，造就

了安泰和欢愉。门楼上的红灯笼和风轻舞，

大片的雪花洋洋洒洒地写着情书，那些透着

晕黄灯光的窗子像张开的眼睛，读着春天的

故事。

大年初一，走进雪里，车子在白色的地

面爬行，太阳将光塞进车窗，从臂膀开始，血

液流动的温暖，通过经脉浸透灵魂，寒冷逐

渐地变浅变淡。沿路的树扑簌簌地抖落白

雪，透出的几片忍冬的叶子绿得发亮。时节

已经是六九了，再过不久，古城的护城河、滦

河岸边的花草，都会有春的韵致了呢。傍着

滦水的研山上的文峰塔在蓝色的天空、白色

的土地上，清晰而高大，护佑永远是一种常

态。所有在路上奔跑的生命，经历隐忍和沉

淀，终会在春天绽放，并将寒冷留给过往。

春天，是一个不会被冷落的话题。我也

是不能免俗的女子。而我所要的春天，具体

是什么样子的，却又不能说得准确。我的心

思，好像总是活跃在不为人知的深夜。总

归，我是喜欢会飞的物事，那些有着翅膀的

鸟、长了羽翅的蒲公英、化作雾霭蒸腾着的

汗水还有眼泪……它们 ，从过去蜕变到现

在。怎么能说蜕变呢？从一而终地有执念、

有梦想。有些留在生我养我的庭院，有些留

在改变我成就我的沿途。就在刚刚，我品尝

着绿蒂黄果柿子状的元宵，母亲笑看着我手

里雾气浅蕴的瓷碗，一颗颗柿柿（事事）如

意，菊花般的笑颜，忽然装满春的身影和气

味。她眼里的场景，庭院、山水、儿女、花草，

何尝不是生命的延续，不灭的乡土气息。

有心留春住
□ 柴荣君


